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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遇



我叫周志盛，今年三十三歲，大學畢業後同大部份港人一樣，入了一間大機構做合約IT人。每年續約都發誓要找份更有前途的長工，脫離白痴兼無聊的老細魔掌。每年公開大學進修課程也唸不少，但拖下拖下，就做了十年。
人生有幾多十年？正感概間，老細已無聲無色地不再同我續約。
也好，停下來思考人生。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
一年後四月中的星期日大清早，仍舊無工開的我能夠想到可做的事，便是去成品書店看雜誌。近來迷上了木工的雜誌，成品好在任看不用付費，是「毒男」消磨半天的好去處。
相信很少人會相信書店大清早會有人去，但事實卻是已有不少阿媽阿爸帶著小朋友，男男女女。
我走到木工書架，正要飽覽一番，眼角忽然瞥見畫書那邊站著一個穿飄逸半裙，戴膠眼鏡的可愛少女，正專心溜覽架上的書。我愣了一愣，呆望她的背影，然後上前拍拍她手臂， 道：「小蘭！」
少女轉過身，微笑道：「是你，阿志！」
「澳洲回來渡假嗎？怎麽不找我們？」
少女遲疑半响，面有難色道：「我回來一個月了。不會回去了。」
我嚇了一跳，道：「怎麼會，讀醫不是妳的夢想嗎？」
小蘭靈動的一雙大眼睛凝視著我，我的思緒卻漂到一年前。
又是一個星期日。
又是成品書店。





搬家



續不成約，抱著大紙盒離開辦工室時心情其實是輕鬆的。
晚上還睡得好，每月二萬的按揭真的沒有在夢中出現。
反而女友Bonnie第二日下班已經幫我找到租客，並即晚幫我搬家。
她的策略是，找個好租客，樓等租客供一年，暫住她爸爸家。她爸爸最近中風康復，我可以管菲傭照顧他，又可慢慢找份好些的工，一舉兩得。
就是這樣，我由兩房一廳的生活轉爲「民宿」的生涯。
Bonnie和兩個妹Nat同Brandy住太古城一個單位，她爸爸和印傭住在隔壁另一單位。印傭基本上同時照顧四人，兩個單位。聽講太多野做，所以今年已換了第二個印傭。
鍾世伯坐在輪椅上說：「阿志，當自己家一樣啦。我早睡，明天見。」
Bonnie是一間美資公司的法律顧問，明早六點上班，也先回去睡。
我住在世伯隔壁一間沒有窗的房，應該原本是儲物房。
我躺在黑暗中，好累，抱著自小跟我的多啦A夢公仔沉沉進入夢鄉。





住家男生



感覺好像剛睡著，已經被Bonnie叫醒。看看手機，五點鐘。原來他叫醒我和印傭交待這天的工作時間表。

5:00 洗衫晾衫
6:00 煮早餐。
8:00 洗碗，提Mr. Chung吃藥。
8:30 街市買菜。有機菜，新鮮魚。（爲了防止打斧頭，我要同行）
10:00 清潔
12:00 午餐
1:00 洗碗，提Mr. Chung吃藥。
2:00 洗衫晾衫燙衫
4:00 同Mr. Chung散步 （爲防止印傭掛住打手機，我要同行）
6:00 準備晚餐
7:30 洗碗，提Mr. Chung吃藥。
8:30 清潔

如此這般，到了星期六，印傭放假一天。Bonnie三姊妹要OT，我變成「印傭」。早上兩個浴室晾滿了女裝衫褲。吃飯後吸塵洗地，好似重慶森林咁，手都軟，不想像印傭咁，晚上被Bonnie話咁求其，重新做過。

好累，四點推世伯去公園吸新鮮空氣。公園好多男男女女打網球，散步。
世伯坐在輪椅上，道：「你地幾時結婚啊？」
咦，昨天不是剛問過？
「世伯，我們有默契，事業穩定便會結婚。」
「你現在一個月薪水有多少？」
咦，早上不是問過嗎？
「暫時在找工作。」
世伯望望大樹，道：「我以前後生八條女跟我搵食，做那個叫爸爸生，一個月搵五萬幾！」
我心想，世伯，同你唔太熟，不用講這些我聽吧！
我口卻道：「世伯，你很風流。」
「我三個女漂不漂亮？」
「漂亮。當然我覺得Bonnie最美。」
Nat是會計師，樣子像鍾家欣，Brandy二十二歲，剛大學畢業，大眼長髮，42寸長腿，像嘉敏BB，曾來我攝映會當兼職模特兒，迷倒不少影友。他們常叫我幫忙約會她。
「你不要見大女像女強人，其實她要人疼的。」
「知道。」
「如果你對她不好，你不要見我有病，我江湖兄弟會閹了你！記住！」
「世伯言重了。我同Bonnie很好。」
「那很好！你每月薪水有多少？」





出走



印傭突然辭工人間蒸發，Bonnie頭都大曬，皆因她們三姊妹係工作狂，哪誰來做家務，照顧阿爸？新印傭要兩星期才上班，唯有我挨義氣攬上身。見到Bonnie感激個樣都值番曬。

她們的家平時早餐吃粥餸魚同菜，我一個人生活了十五年，這個難不到我。但她們逢星期四要吃新鮮出爐有機麵包，所以我這天清晨六點已乘電車到有機麵包店買出爐麵包。

各人上班後我洗地吸塵，很快又到時間煮午飯給世伯吃。他吃藥後，我要開洗衣機同手洗三位小姐的裙。她們拜託我手洗，因爲洗衣機會弄壞。

最後晾衫，屋內外掛了不下一百件衫褲。真係日日咁做，手都軟。掛到最後一條細妹Brandy的黑色連身裙，我已身心疲憊。心想，好熟口面。對，前幾個月Brandy來攝影會做模特兒穿過。我雙手拿著裙，腦海漂過一些不同燈光的拍法，點解當日無用到。就在這時，不知哪兒跳出一隻大蜘蛛，由我大腿閃進短褲內。啊，好痕！我好怕蟲，鬆手把裙掉在地上，慌忙脫下褲。

就這時，書櫃頂轉來Bonnie兇惡的聲音：「周-志-盛！變態架，你拿著阿妹條裙搞什麼！找死嗎！」

我也沒空解釋，嘩大叫跳進沙發，伸手進內褲趕蜘蛛。

原來Bonnie爲防傭人偷懶，全屋都裝了連接手機的針孔攝影機。

那晚，Bonnie將我的醜態照貼在飯廳牆上。我水洗都唔清。世伯還邊吃飯邊搖頭道: 「唉！」

吃過晚飯，我心有不甘，進房間拿出電腦，心道：「IT人都敢氣弄！我要以牙還牙！」





黑客網



太容易了，我打入BradPitt。噢，不是。再試Q67564311，她的提款卡號碼。也不是。

唯有出絕招，從黑客網買來的攝錄機全攻程式，能用少於一小時解開任何網上攝錄機的密碼。

我的手指在電腦上飛馳，幻想自己是Mr. Robot裡的無敵黑客。

叮，破了。

無難度，密碼竟然是，我的生日。噢，霎時心中異樣感覺。但，有“仇”怎能不報！

螢幕上一片幽暗，床上有人蓋著被在蠕動，不時傳來低沉的呻吟聲。突然，世伯從被裡跳下床，一拐一拐跑進廁所。床上放著一個膠水泡，醫痣瘡那種。

嘻，想不到平時講話那麽神氣的世伯也有“男人最痛”。

我轉四號攝影機，應該是Bonnie的睡房。現在已是十點，她會不會已睡了？





定格



我用手背擦擦雙眼，由四號機轉回一號機，再馬上轉回四號。沒搭錯mtv台吧？螢幕中央站著一個雙目濃粧灑了反光銀粉的女子。一襲緊身連身短裙，火辣辣的魚網絲襪，兩吋高跟鞋。Lady Gaga!? 女子面向落地梳粧鏡，左手撫胸，右手斜舉，一動不動，像定格挑戰般。
從來沒有見Bonnie這樣子。我目瞪口呆看了一盞茶的時間，她的右邊膊頭開始轉圈抽動，跟著她一邊哼著新歌Starboy，一邊扭動小蠻腰，時而挺胸昂首步向鏡子，時而雙手揮舞，左右踢腿。我心跳加速，啪一聲關上手提電腦。
這是我認識的Bonnie嗎？常穿著套裝，事事嚴𧫴的大公司法律顧問嗎？我忽然見電腦面染紅了。一摸鼻，哎喲，流緊鼻血。





日落



腦海浮現第一次見Bonnie那天。她第一次來攝影會，身穿黃色套裝，黑色平底鞋。我們那天僱了兩名美少女模特兒，去麥理浩徑8段練習戶外人像照。
山路上行了兩小時，Bonnie愈行愈慢。其他影友也沒特別等她，擁著模特兒們四處拍照。我是會員經理，唯有留後伴著這新會員。她好像真的很累，於是我找了有大石的樹陰位，和她坐下來小休。我遞了一樽水給她，自己則吃點餅乾。
「平時很少行山吧。」我道。
「我上班時間很長，很少機會。」她笑道。
「讓我猜猜，你是律師吧。」
「噢，你怎知道的！？」她雙手掩著口，驚喜道。
「直覺。怎麼會唸法律呢？」其實我是亂估給我估中。
「小時候很想學跳舞，但媽媽不准，說要讀好書，做律師或醫生，收入穩定些。我覺得法律讀得來，不太悶，便選修了。」
抵達中站大帽山時已夕陽西下，天邊一片火紅的晚霞。我替她拍了幾幅單人照。以我浸淫攝影會十年，當然不會讓她失望。又一起拍了selfie。她好像很開心。
我好奇問：「怎麼突然對攝影有興趣？」
「你真的想知？」她有點靦腆道：「朋友說要認識多些男生，最好是攝影會和登山會。」
我被她的坦率嚇了一跳：「我也聽說，要找女友最好是烹飪班同拉丁舞班。」
其實我真是剛參加了兩堂拉丁舞，不過男多女少，兩堂都要同一個肥仔手握手練習。
我躬身膽粗粗說，「小妹妹，跳隻舞？」我順勢拖她左手提高過頭把她原地轉了兩個圈，然後在夕陽下邁開我唯一記得的幾步華爾茲。跳了一分鐘停下來，Bonnie笑彎了腰，道：「你的舞很爛啊！」
那晚回到家，半夜竟然流鼻血醒了，成床都係！





月尾



月尾無糧出，但竟然沒想像中可怕。
Bonnie找的租客叫Gan Wai Chi，簡慧芝。今晚Bonnie要加班，所以我自己回舊屋拿租金。
拍門了五分鐘才有一個身形高大，五官精緻的少女打開門。她穿著睡衣，不好意思說：「Sorry, I fell asleep.   Please do come in and I'll write you a cheque.」
聽Bonnie講租客是加拿大來的CBC，在國際學校教英文，月入五萬多。社會點解唔公平，如果我教廣東話可收五萬就發了！
「簡小姐，沒問題，我不趕。」我坐在飯桌前的椅子。搬了兩個月，我的安樂窩已改頭換面，牆上掛了油畫，書架上放滿了英文書。
她拿了一支汽水給我，笑道：「叫我阿芝啊。」
「鬼妹仔都識廣東話？」
「小時候阿媽不准家裡講英文喔。」
我好奇問：「香港地個個想搬去外國，怎麼你竟然會從外國搬來？」
「加拿大樹多人少，冰天雪地，我有點吃不消。雖然三歲已住那邊，總覺得香港是我的家。」
「其實我都明，我父母去了非洲做海味生意，那邊獅子熊人太多，我去了一個月便回流。怕怕啦。轉眼也十年。」
「哈哈。你好獨立。阿志，可以這樣叫你嗎？其實我有個小小的請求。希望不會太唐突。」簡小姐撥一撥長髮，笑瞇瞇道。





好人



「請講。」我好奇這樣獨立的鬼妹仔，會找我幫什麼？加上，我覺得常輕撥頭髮的少女，多數對外貌極為自信。
簡小姐又輕撥長髮，有點靦婰道：「其實我簽了約，每月交兩萬租金。但我想請求頭六個月每月減兩千元。我可答應家具如果壞了，我可自己修理。」
「你經濟有難處嗎？」這真搞笑，失業的我問人有沒有經濟問題！
「我弟弟剛失業了，我想借點錢給他渡難關。但我自己也是剛到香港，儲蓄有限。」
「你真是好姐姐，我幫你啦。不過，租金是我女友簽的，我不想她覺得我不尊重她的決定。那，你支票照寫兩萬，我回兩千現金給妳。」
「你太好人了！」簡小姐飛身抱了我一下。我心想，加拿大的女孩真的咁open!?
我把支票入了聯名戶口後，再按提款機拿現金給簡小姐。一看提款單，自己獨立戶口只剩一千元。慘，要行路回家，不能搭地鐵了。





夜行



電車叮叮從身邊掠過。夜幕低垂，星期日晚的北角街頭。四周的霓虹光管彷彿燃燒著鬧市人群最後的假日心情。
我朝銅鑼灣行，經過殯儀館，酒店，維園，中央圖書館。平日在地底來回城市，不知多久沒在這邊走路。
行得有點累，發覺前邊有一間很大的成品書店，好奇進了去看看，順便休息。
近年很多歷史悠久的書店都關門大吉，哪裡走來這麼大的新書店？
第一層有很多有趣的手功藝。第二層有電腦， 雜誌，小吃。
走到第三層，入口處放了幾個書架，上面數百本白色封套的小說，什麼狂人日記，呼蘭河傳，生命不能承受的輕，羅蜜歐...究竟是什麼東東。看書架上的海報，原來重新出版五百部中外經典小說，鼓勵年青人認識古典文學，下星期五晚開始還有書會。嘩，好像一本都未看過。我拿起一部叫「巧克力工廠」，封面有個小男孩在糖果店買糖，好像很開心。翻了一會，看手錶已十一點，便一個箭步離開。
我並沒有特別留意站在我旁邊一個穿灰色運動服，揹黑色背包，戴厚膠眼鏡的長髮少女。後來才知道那是小蘭。她也是那星期日晚見到那海報。
回到家漆黑一片，全屋都睡了，因爲三姐妹都很早上班。
我回到我的「衣櫃」，忍不住打開電腦看四號機。Bonnie已熟睡。柔和的夜光照在她面龐上，好像一個小BB，跟她醒時很不同。我常常想在她嚴謹能幹的外表背後，其實隱藏著一個未長大的小女孩呢。
晚安。


 





見工



新的印傭上工一個月，家務開始上軌道，於是我終於有時間找工作。
我不想再遇上像從前那樣白痴的老細，寧願慢慢搵。
今天去了一間大銀行面試。人事部的經理二十來歲，比我還年輕。他全身名牌，一看很貴氣。
他劈面一句就問，點解做了十年還未當經理，我的理想是什麼？
我咳了兩句，吱唔地答了不知什麼。
然後他說會不會是人際關係搞得不好，聽聞我在面書上詆毀以前的經理？
我愣了一愣，想不到白痴老細已經在抹黑我。
我又吱唔一會。
果然，不消五分鐘面試已完畢。





球場



回到家附近，已是晚上八點。忽然有來電。咦，係Bonnie三妹Brandy。平時她都是攝影會有job先會搵我，奇怪。
「哈囉。」
「阿志，搵你幫手。我在大廈附近的網球場。」
由我現在位置去球場，只用了五分鐘。離遠見街燈下的長櫈，坐著一個穿白色網球短裙的長腿少女，像嘉敏BB，一看便認出是Brandy。





疑惑



原來Brandy扭傷了腳，找我扶她回家。她打過電話給兩個姐姐，但都飛了去留言。
我笑她點解不找攝影會的Henry同阿龍，他們一定飛車來。
回到家，世伯同印傭已入房睡。
她說腳踝很痛。我建議她看醫生，她卻説知道我以前係民安隊，有鉄打藥，想試下。
我拿了藥同繃帶回來，她已坐在沙發，把右腳放在咖啡几上。
我遞了一條大毛巾給她，指着她的短裙搖頭道：「小姐啊，你咁閃人地要戴太陽眼鏡！」
Brandy噗哧一笑，用毛巾蓋上大腿。我坐在几旁，用藥酒替她足踝按摸，然後敷上藥膏，再純熟地包紥好。
「好啦，明天拆了會好些。」
「你好man啊！」然後她靠近我耳邊説：「我關了家姐的webcam。」
我心裏疑惑，這是什麼意思？腦一邊想起很多朋友看日本AV，常有小姨戀上姐夫的劇情。但另一邊十幾年宅男的經歷。老實說，同Bonnie交往之前，如果街上有美女向我微笑揮手，我背後肯定站著一個帥哥，或者美女的爸爸！
宅男經驗勝出，我吱晤道：「 Brandy，其實你有沒有考慮過攝影會的單身男士呢，他們都很喜歡妳。妳這麼漂亮，噢，我意思是，很多人喜歡妳。我就是好似妳哥哥咁，又或者好似未來姐夫。」
她用水汪汪的濃眉大眼凝望着我，靠近我耳朵道：「你現在不是我姐夫。」她的面近到我聞到她的淡淡香水味。
 





弗洛伊德



我心裡感覺極異樣，覺得自己身在一齣什麼電影中，又講不出是哪部。
我起身走到窗前，夜色中，下面蹤橫交錯的馬路川流不息，好像流著來去不完的小型玩具車。
我好像喃喃自語道：「我太愛Bonnie啦，有她這樣好，真係幾生修來...」我回轉身，Brandy身旁多了Nat同世伯，嚇了我一跳！
見Brandy雙手合十，面上忍笑很辛苦似的。世伯則嚴肅道：「是我叫Brandy試下你的。大女沒揀錯人，好！」他豎起姆指：「如果我後生二十年，也沒你定力。」
我衝口而出：「世伯，你地唔係咁無聊吧！玩死人。」
Brandy伸伸舌頭， 道：「不過我真係扭傷腳，打電話給印傭求救時阿爸突然想出這東西。謝謝你的鐵打藥喔。」
曲終人散，我也躲回房睡覺。
夜深，黑暗裡有人走入我房間，從腳步聲知道是Bonnie。她鑽進被窩從後抱著我。





夜語



抱著我後，Bonnie吻了我面額一下。我輕撫她的長髮，道：「豬豬，又加班啦，辛苦妳啊。」我心想，Brandy可能根本沒有關掉閉路電視，那Bonnie可能見到我說我愛她的獨白。我知道她很喜歡我說I love you。但男人老狗，我都不明白西片裡的鬼頭點解可以早午晚都講愛，愛，愛。我十隻手指數到我講過幾多次。
Bonnie道：「我過兩天要去法國公幹，今次要留兩個月，你會掛住我嗎？」邊說邊輕撫我的胸。天啊，成個醒了。Bonnie是那種美得四處都被男士偷看的女孩。我十幾年孤家宅男生活，竟然遇到如此美麗的女朋友，真是又愛又感激。不過我有次無意中聽到她的女友們笑不知她喜歡我什麼？她說純。噢，純也算是男人的優點！？
我吻她的額頭，道：「你老細好刻薄，次次公幹都係妳。慘啦，兩個月冇得見！」
Bonnie輕聲道：「I love you.」她又肉緊地咬了我手臂一口，攪到我好熱，但又要催眠自己去忍。
其實拍拖不久，我地已打到火熱，但每次做愛前她都會叫停，說想結婚後才做，令我很冇瘾。有次我發脾氣話自己要做銅鑼灣最後一個處男，Bonnie竟「內疚」地不停吻我，攪到成晚冇得睡。
有時我會懷疑她會不會守信，如果結婚後都不淮做愛，哪我怎樣好？
想下想下，她原來已熟睡在我懷裡。我嘗試深呼吸把熱力減退⋯⋯

 





回南天



四月天，回南天。四處大霧瀰漫。
開Bonnie 的淺藍色日產電動車送她去機場後，馬上又回來載世伯去看醫生。
做了三個月物理治療，世伯的活動力回復了三成，但我仍要扶他，以免他跌倒。
今天醫生還發現他有骨質疏鬆，説如果跌到尾龍骨，有癱瘓的可能。
平時神氣的世伯，回家後愁容滿面，還叮嚀我暫時不要告訴他的女兒，不想她們擔心。

Bonnie離港兩天，我的生活又回復宅男般。找工作沒有消息，除了幫忙家務便是打機。
忽然想起閱讀會今晚會開始，其實也很久沒有看書。我拿起手機看看拍下的宣傳單張。還以為地點是銅鑼灣成品，卻原來是在堅尼地城，十點到十一點半。





書會



星期五晚，跟世伯同印傭吃過晚飯後，我決定去書會看看。看些古典書，說不定對人生有些啟發。
我把地址輸入電動車的GPS，向堅尼地城駛去。
回南天，愈向西行愈大霧。到了堅尼地城電車總站附近，幾乎伸手不見五指。幸好有GPS，跟著箭嘴轉入橫街，不久經過一所中學，再來到一棟六零年代的舊樓前。我找不到停車場，見已夜深，一個半小時應沒有人抄牌，便隨便泊在舊樓對面。
聽說這是書店的倉庫。我瞄瞄手錶，已十點零五分。舊樓的鐵門沒關，我連忙一個箭步入內。
室內放滿了大木盒，盡處隱約見到一條樓梯。我喊道；「哈囉！有沒有人啊？」
突然一隻橙色貓在近處竄過，消失在木盒中間，把我嚇了一跳！
 





我的故事



由一樓貨倉的樓梯走上二樓，進入完全不一樣的空間。木板地，玻璃枱，一排排的紅木書櫃，令我有進入跨國企業見工的感覺。
我循著人聲進入最近的會議室。室內十幾人的視線突然集中於我。遠處有一張似曾相識的臉孔向著我微笑，竟然是ABC租客阿芝！
好像我最遲，尶尬下匆忙找了最近門口的位子坐了，旁邊有一個金髮老外和一個南亞裔男人。
會議室白板前站著一個皮膚白皙，散發書卷氣的中年女士。她旁邊則站著一個高瘦的光頭老伯。
女士面無表情地對我說：「我是書會導師蕭老師，這位是黃老師。我們都有英文名，但你們可叫我們Miss 或者Sir。我們剛開始介紹自己來書會的原因，不如就由你開始好嗎？」
我心想，嘩，返回中學？





書友



我站起來，道：「我叫阿志，正在找新工作。其實我很少看書，所以想試一試讀經典。」
旁邊的金髮外國人，身材健碩，湖水綠眼睛，坐著用流利廣東話說：「我叫大衞，大學音樂系一年級，平時在地盤兼職。我聽說書會會有奬品，來回台灣機票。未曾去過台灣，想試試運氣。」
「他們基本上已講了我的理由。我叫Kumar，華人朋友通常開玩笑叫我喬寶寶。」南亞裔的男子説。
到前排的女士，一個曲缐玲瓏，明目靈動，穿短褲的女士説：「我姓文。有一仔一女，他們學校看很多書，所以我主要是想也多看點，看可不可以幫他們的功課。」這時室內所有雄性動物，一定都不敢相信她已是一個母親。





生命中的



書會真的跟烹飪課一樣，男少女多。剩下的會員，除了阿飛，其餘的都是女生。
阿飛是我們給他的花名，因為他太文靜，太害羞，講話太細声。
當他介紹自己時，低著頭，全沒有眼神接觸：「我叫健仔，很少朋友，阿媽想我看多點書。」
跟著是CBC租客阿芝。不知是否心理作用，我覺得她邊說邊望著我微笑。她大致上說自己是中文書迷。
到一個身穿白色長裙，左手十字架手鍊，戴膠眼鏡的少女，道：「哈囉，我是阿蘭。剛大學環保系畢業，入書會都係想再進修之前看多些文學經典。」
跟著另外八位女士介紹完自己後，只見蕭老師仍是木無表情。她提起筆在白板上寫了四個字：生命中的

她說：「聽了半小時，你們竟然沒有一個人說出文學經典的重點。經典是人類探索生命中重要問題的寶庫。蘇格拉底講過，沒有反思的生命猶如一潭死水。讀經典，就是要反思生命。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我突然感到蕭老師的凌厲目光籠罩著我，令我有點透不過氣的感覺。





共和國



五分鐘「小」休後，Miss蕭同黃Sir帶我們參觀藏書室。室內廣闊，一行行玻璃書架放著數以千計的書籍。牆壁和十幾枝柱都裝了全身鏡，反射的幻覺令書室顯得更大，好像無盡頭一般。
「前排書架全是台灣剛重新發行運來的中外五百經典，下個月我們書店便會重點推介。你們隨便翻看一下。」光頭Sir説。
我走近一個書架，望著旁邊柱上的鏡子。鏡內有百幾個我的反影，連綿不斷。
回到座位後，Miss宣布：「我們現在投票選書會第一本要看的書。」她在白板上寫了兩個書名，左邊「共和國」，右邊「詩經」。
「選右邊請舉手。」各人你眼望我眼。
「左邊請舉手。」
我身邊的喬寶寶慢慢舉起右手。
Sir道：「一對零票。各位同學請於下堂前看柏拉圖的共和國頭十章。圖書館，書店，二手書店均有出售。晚安！」
寶寶道：「其實我是想問為什麼不是五百選一，而是二選一？」
Miss喝道：「請問五百部書你看過幾本？!」
寶寶張大口，有點啞口無言。





夜車



步出舊樓，身旁的喬寶寶心有不甘地對大衞說：「這個Miss真係八婆，不好惹！」
我有心打趣道：「可能他們真的很有料，所以嚴厲得起呢？」
阿飛一路低頭靜靜在背後跟著我們三人。我行到藍色電動車前，開門正要入內，隨口問一句：「我返太古，有沒有人順路？」
哪知三人不客氣，已自己開門坐入車。
大衞道：「謝謝！我住灣仔。」
寶寶道：「麻煩你，北角。」
阿飛低聲道:「我都是住太古城。」
開車駛出電車路，見巴士站站著兩個熟口面的少女。我是四人車，也沒打算跟她們打招呼。哪知大衞打開窗口，揮手大聲道：「阿蘭，阿芝，上車送埋妳們！」
結果阿芝坐後面，夾在寶寶同大衞中間，沒有安全帶。阿飛很瘦很矮，跟阿蘭迫在前座，共用一條安全帶。
我邊開車，邊暗罵，死鬼仔，遇上交通警便大鑊。
阿芝道：「包租公，你部車很漂亮，要三十萬嗎？你好有錢！」
我說：「不是我有錢，是跟女友借用的。」
大衞好奇道：「我還以為電池車力水不好，但這部車很夠力。」
「是啊。上斜都沒有問題。而且不用換油，也沒有波箱，每年的維修費用很低。」
「好正！我都想買部。」寶寶說。





生日會



回到家凌晨一點。法國時間應該是晚飯左右。我Facetime Bonnie。電話螢幕上出現一個身穿露膊黑色晚裝的少女，雪白的頸項戴著銀色的十字頸鍊。十字上還鑲了紅寶石，是我去年送她的生日禮物。
「豬豬，有沒有掛住我啊？」我道。
「I love you。每一晚都miss you.」
「妳今晚很漂亮，有節目嗎？」我問。
​「一會同這邊分公司的GM吃晚飯，吃法國餐耶。好開心。」
我心好像沉一沉，道：​「聽講法國很多色鬼，不要喝太多酒啊。」
​Bonnie摸摸十字架，道「有人呷醋？」
​「才不是。我對我們滿有信心的。啊，對了，世伯下星期生日。妳有什麼提議？」
​「爸很喜歡意大利菜！」
​「我也這麽想！」有點心靈相通的感覺。

星期四晚，訂了赤柱的意大利餐廳，一行四人，還有世伯的弟妹和家人一同慶祝。世伯叫了烤羊架。他的雙手中風後仍不大靈活，於是我坐在他旁邊替他切肉。他全晚很興奮，面紅耳赤，不斷大聲講話。
他妹妹打趣道：​「Bonnie男友好好仔！阿哥，你很放心吧！」
他大喜道：​「我好開明！最緊要他們後生夾！」
埋單後我親自操刀影大合照，教了各人擺好姿勢，卡達自拍影了。馬上whatsapp比Bonnie。

回到家已夜深。我打電話給Bonnie。一搭通後我輕聲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Bonnie跟她爸爸同日生日。我每年都會打電話唱歌她聽。
對面傳來Bonnie喜悅的聲音：​「Love you！」





柏拉圖



星期五中午匆忙去新記二手書店買了共和國一書。坐在麥當勞看了一會，艱深的古文看不入腦，之後又載世伯看醫生。
入夜，回南天又大霧起來。我又在能見度極低下駕車來到堅尼地城。
Miss蕭同光頭Sir仍是木無表情。Sir問：「各位同學，共和國是世界哲學十大經典之一。你們覺得怎樣？」
我悄悄低頭，不敢正視兩位老師。
坐在我旁邊的鬼仔大偉竟舉手答道：「這書不易看。我下班乘巴士斷斷續續看，有些章節確實發人心省。最深刻印象是其中一個人物對辯論的人說：當你不幸被不公平對待，你會更明白社會為什麼需要公義。」
一個像是大媽的女士舉手説：「柏拉圖的一個朋友反驳公義只是聰明人用來約束蠢人的技倆。愈聰明的人愈應不理公義，從中獲利。我覺得我們社會正處於這種境界。我不同意這想法。我覺得這世上是有不變真理。」
「阿志同學，你有什麼意見跟我們分享呢？」Miss 道。
狼狽下我吱晤以對:「唔，我覺得書中討論的柏拉圖式愛情也很精警⋯⋯」
Miss道：「柏拉圖主張無性愛的愛情，乃至高無上的情感。你能具體分析下嗎？」
我的臉很熱，腦袋好像交通濟塞。跟Bonnie交往三年，她不淮做愛，我也算是這方面專家吧。
「我覺得擁抱比做愛能令女生更有安全感，更滿足。」
前面有兩個中年女士喔一聲掩著口笑，真討厭。
我愈講愈亂。
Miss道：「哪你的想法有沒有實質經驗支持？」
「係，係有。」我低頭不敢正視全部人的眼神。
Miss再問多幾個人。她們都覺得做愛能令情人溝通更好。
Miss最後搖頭道：「很失望，全班只有兩個人看過共和國，明白書是講公義，並不是愛情！」
光頭Sir道：「下次討論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大家努力，尊重書會，尊重自己。」

回程時六人又同坐一車。寶寶忍不住說：「阿志，唔通真係處男？」
我怒道：「唔關你地事，係私人嘢。」
ABC小學老師阿芝笑到彎腰：「騙不了我雙眼。你知加拿大平均拍拖年齡是十一歳嗎？平均bj年齡是十二⋯⋯」她突然伸手攪我頭髮。我甩頭不耐煩道：「是不是想搭巴士呀？你看看人地小蘭同阿飛幾斯文！」





不能承受的輕



由於只有鬼仔大衛和大媽看了共和國，Miss叫他們當組長輪流選了組員，下一堂分組討論“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大衛挑選了我，寶寶，阿飛，小蘭，阿芝同文太。大媽可能對男士的讀書能力沒有信心，選了清一色大媽。
我們開了Whatsapp群組，方便“備課”。
這晚文太有空，叫了大夥兒去了她家開會。我第一個到，見她便服示人，也沒有化妝，但仍明艷照人。運動長褲遮掩不了四十二寸長腿對男性的神秘感。
她倒了茶給我，之後返廚房洗碗。
一個十四歲的男孩坐在電視前專心打Playstation坦克大戰，是文太的大仔大榮。圓飯桌前坐著一個穿著校服裙，在埋守做作業的十二歲小女孩是她女兒Lindsey。 她遺傳了文太白皙的皮膚，精緻的五官。我見她眉頭深鎖，跟她搭訕道：“妳每天功課都很多嗎？” 
Lindsey道：“我讀國際學校，功課不算多。我很喜歡文學課，社會課，但數學真的很頭痛耶。” 我坐在她旁邊看一看，原來是幾何學。我讀大學時當過兼職補習，於是深入淺出解釋她聽。未幾，她笑逐顏開，開始自己做下去。  
不久，各人陸逐抵步。大夥兒一同看了小說頭三十頁，又討論一會，十點左右便告辭回家了。  
臨走前，大蚊（我們給文太的花名）跟我說：“阿志，你好棒，原來是電腦跟數學系畢業！我從來沒有見過阿女做數學作業那麽開心，你幫幫我替她補習好嗎？”
我見新工沒有著落，反正不太忙，便答應了她。





決戰



轉眼又星期五。今次我真的很用心看，連星期日攝影會也沒有去，用來看書。Henry還特地傳送了新加入的美少女模特兒照片來「引誘」我，但我仍然堅持一整天在圖書館看書。
每次駕車去書會都很大霧，都過了回南天，真討厭。
今次分了組，我們坐在左面，小魚大媽一組則坐在右面。雖然我們叫她們大媽組，但其實她們也打扮得頗新潮，拿的手袋好像全是名牌。聽講小魚是從廣州移民來港，叫劉瑜，所以朋友都叫她小魚。
Miss蕭嚴肅地說：「希望大家今次用心看了書。今晚我們將會有兩個回合的比賽。輸了的一組將會淘汰一人。」
「嘩！」眾人都大感詫異。
寶寶舉手說：「平時上班好大壓力，点解書會不是正常分享，而是那麼大壓力？」
「人生就是比賽，沒有免費午餐。只有勝出者才有資格拿台灣機票連五晚民宿的獎品！」Miss斬釘截鐵道。





呼蘭河



光頭Sir道：「外面大枱上有畫畫的紙筆墨，你們有三十分鐘畫出這書的意念。開始！」
一言未止，我和大衛已飛身出房拿用具，大媽們也洶湧而至，不甘示弱。
大衛把巨型畫紙放在枱上，提起藍筆在白板上邊寫邊道；「畫的基本結構，人物，背景，內心，動作。」
阿芝說：「作者是捷克詩人，但因支持布拉格之春，被極權領導打壓至流亡法國。我覺得作者借故事諷刺布拉格之春的社會狀態。背景不妨加入東歐建築和清場的坦克。」
我說：「我覺得這是一個愛情故事。醫生主角深愛太太，但他卻小三不斷。他逃亡到法國後思念太太重回東歐，結果被送往勞改，但他並不後悔。畫可以像緣份的天空的海報，男主角在左，他太太在右，隔著藍夜對望。」
阿芝不愧為小學老師，我邊講，她已提筆在畫紙上畫出兩個主角。中間加了教堂和步兵坦克。
寶寶道：「大蚊，我們這裡只妳有結婚，妳對男主角有什麼想法？」
「我真是看不明這名著，每章男主角都跟不同女人做愛，好似看台灣甜故！加些裸女吧！」大蚊道。
阿芝馬上畫了一群性感肉體。阿飛低頭不語，小蘭道：「輕好像是故事的意念，不如加些雲，微風...」
好主意，阿芝繼續揮動畫筆。
光頭Sir說：「最後一分鐘！」
阿飛拿起畫筆默默低頭填色。我瞄瞄小魚大媽組，她們畫了一個破曉下的海灘。藍天裡漂著很多不同顏色的波波。天邊的雲霞明艷美麗。
「時間到！放低畫筆！」光頭Sir喝道。
各人高舉雙手以示公平。
Miss同光頭Sir討論一會後，道：「兩組都畫得好，但這回合勝出的是大衛組。」
我們興奮得大叫起來。小魚那邊各人卻露出失望的神情。

Miss道：「勝出的同學可以坐下休息。其他人請輪流到台上唱一首妳認為能代表故事的歌。」
大媽們嚇得呆了。小魚是隊長，首先唱了鄭秀文的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
其他大媽輪流唱完後，Miss說：「朱小姐唱功非常好，但伊健的友情歲月跟故事牛頭不搭馬嘴。妳已被淘汰，再見。」
小魚抱了阿朱一下，看著她離去。
光頭Sir又說：「下一次要討論的是蕭紅的呼蘭河傳。」

 





影展



星期六馬上全力投入攝影會的工作。我們攝影會的創會主席是年介七十的大師張維興。他未退休前，我有幸跟他學習了幾年，所以每次張大師及學生展，我都幸運地會有幾張作品參展。上一屆我還遇到發仔同華仔，他們都很尊敬張Sir，跟他們討論了一些攝影技巧。
今年有一幅作品是Brandy當模特兒，開幕的星期一早上，她竟然隆重地請半天假參加！
剪綵後，我跟Brandy一同參觀其他學生的作品。有些作品看了多次，震撼力仍很大。藝術真是能接通人的心靈！
看了一會，發覺旁邊兩個高大的外籍男士，原來是寶寶同大衛。他們一見我便Bro, my man，竟然有影展，酷！然後跟我擊掌。寶寶轉身跟我身邊的Brandy打招呼，道：「這位小姐哪兒見過，啊， 對了，剛才有一幅天使一樣的人像照。」
我道：「Brandy, 這是寶寶。她是我女友的妹妹。」
寶寶說：「妳姐姐跟妳一定不像，因爲上天無法做兩個這樣完美的女孩！」
Brandy噗哧一笑。
我裝怒道：「不要轉彎罵人，bro！」
大衛伸出粗壯多毛的老外手臂，和Brandy握手，微笑道：「I'm David, glad to meet you.」
Brandy平時很惡，那天卻突然變得很女性化，好像台灣少女上身。
我後來去後台幫手，見她帶大衛和寶寶四處看。

 





作品



早上十一點從工作室出來，已不見Brandy他們影蹤。
展覽館的中心是張sir的三十幅新作，圍了很多人在自拍，似乎華仔又來了。
這時我留意到我一幅九龍灣舊屋苑的黑白照前站著一個藍色上衫，白色短百褶裙的少女。她幾乎挨著牆在看作品，好像很投入。
我行近一看，原來是小蘭。
她似乎看不見我，於是我也靜靜望著她。她戴了黑色膠眼鏡，頗宅女look。過了一會，她留意到我，大眼睛看著我掛著的工作人員卡微笑道：「阿志，真是你的作品嗎？好漂亮！」
我開玩笑道：「宅男都可以拍照嘛。」
她雙手急搖說：「我不是這意思。我以前住九龍灣，你的相令我想起小時候。」
「妳很喜歡攝影嗎？張Sir的影展我們辦了十年，還是第一次見妳。」
「我不算攝影迷啦，只是在附近上班，剛巧見到，便進來看看。對了，我也要工作了。」
「妳在哪裏上班？」
「其實不是真上班，我在社區中心做義工，教小朋友打日本太鼓。」
我心想，小蘭嬌滴滴竟會打鼓？但當然沒說出來。





Lindsey



星期四文太(大蚊)約了我替Lindsey補數學。我同世伯去公園散步後便飛車到文太在大坑道的家。
五點鐘抵達，文太剛趕出門，道：「阿志，我八點回來，叫了炒飯外賣給他們兩兄妹，麻煩你啦！」
兩人剛下課，還穿著校服。大榮坐在電腦前打機，好像我並不存在。
Lindsey則托頭呆坐飯桌前，舉手向我揮了一揮。
我坐在她身旁，道：「今日有什麼功課不明白呢？」
她用筆掀開課本的統計學。
我細心解釋了一會，見她很靜，沒有反應。
她今天塗了唇彩，也好像噴了生果味香水，如果不是國際學校，可能已經被風紀隊長記了過。
忽然，她正經問：「阿志叔叔，你可不可以車我到書店買些用品。」
我見她今天心神彷彿，出去行下對她也好：「哪間書店？」
「我記不起名，但知道怎樣去，很近。」
我跟十四歲的大榮説帶他妹妹去買書，他一面打xbox，一面喝凍奶茶，全沒有反應。





細蚊



電池車在山路上左穿右插。Lindsey坐在我旁邊帶路。風吹拂著她的長髪。她心情奇怪地變好，白晳的皮膚白裏透紅。我想像大蚊年少時可能跟Lindsey一個餅印，一定迷倒不少同學。
「究竟書店在哪兒？」我環視四周，已身在香港仔。我記憶中這兒好像並沒有書店。
「向前红綠燈轉左可以停車。」她神情凝重道。
我把車泊在路邊，發現到了海邊一個遊艇會。四周泊了不少歐洲跑車。
細蚊一個箭步下車，行到一棵大樹旁，凝望遊艇會餐廳二樓的露天茶座。我趕到她身邊，見茶座裏有十數年青男女在切蛋糕。過了不久，他們換了運動衫上遊艇開船出海去了。
日落西山，地平線的彩霞名艷亮麗。
「不去書店了。」細蚊靜靜地走回車。
回程途中，她默不作聲，有點悶悶不樂。
我問:「有什麼心事？」
她猶豫一會，說：「Augustus師兄說會跟他媽媽講請我去生日派對，但最後都收不到請柬。」
原來又是港媽替仔女籂選朋友的舉動，但口中當然不會這樣説去刺激細蚊。
「也許這是親戚的派對。」
「不是啦，Helen同Jaime都有去。Augustus跟她們不熟，但她們爸爸是他媽媽生意上的朋友。」她幽幽地說。





黃金年代



“呼蘭河為何能被選為百大經典，各位同學有什麼意見？”Miss蕭問。
小魚大媽說：“這書的文筆相當出色！”
呼蘭河講二十年代的黑龍江，對我沒什麼共鳴，很辛苦才看了十頁，不過我google了一些書評，便膽粗粗出貓道：“蕭紅出名描寫貧窮，這書確實把窮鄉僻壤立體化地呈現在讀者眼前。”說完不自覺心虛干咳了一下。
光頭Sir拍手道：“大學文學系的理解水平。如果我是校長，你剛才盜用別人的書評，我可以馬上送你一個F !"
“對不起。這書太難了。”我低頭很慚愧。
Miss蕭道：“但是，確實這書的精華就是震撼的貧窮描寫。現在各組派一個代表講一個關於貧窮的體驗。輸的一方依例淘汰一人。”
 





故事的主角



   小魚大媽代表A組。
   “我小時侯住東莞。那時鄧小平剛開始現代化，個個人仍很窮，一個月才有一次豬肉吃。”小魚邊說邊合上雙手，很緊張。她右手戴了兩只閃閃鑽戒，看來小時候的挨苦應該已遠去。
   大蚊站起來。她今天化了淡妝，搽了香水，未出聲已吸引各男士的眼球。
   “這是我舊同學的經歷。她六歲時從上海搬來香港，因爲廣東話說得不好，常被同學取笑。她家中排行中間，吃飯夾餸永遠排最後。雞腿總是留給大哥和妹妹。
   中學時很多同學追求，中五那年不小心有了BB。爸爸是一個大學男神師兄。嫁了師兄本來以為會很幸福，但奶奶內心的不滿不斷人前人後向她發作。師兄最後也受不了壓力提出離婚。之後他出國讀書，剩我朋友一人照顧小孩。
   她在茶餐廳打工，有時半夜才下班，幾年後當了經理。有一個三十歲的男人常來餐廳找她，開車和她去郊外，送她玫瑰。一次同他去日本渡假，因他不肯戴套，不小心有了BB。他知道後突然認罪說他其實已有太太和女兒。他怕失去她所以隱瞞了。
   我朋友害怕再孤單一人，她當了他的小三，替他打理網上生意。
   時常內心很掙扎，不想她仔女知道。她發誓要讓兒子和女兒唸好書，不要像她那樣愛情至上，過正常人的日子。“
 





羅蜜歐与朱麗葉



我們B組又勝出。回程時大家在電池車內都討論大蚊的故事會不會是她自己的經歷。
下次看的書將會是羅蜜歐与朱麗葉。
小蘭同阿芝好高興，説中學已看過幾次，是她們的至愛小說。
剛才光頭Sir還誇口說，天下間所有愛情小說不過是重寫經典的羅蜜歐。真係咁勁？會不會好看過Bonnie找我一起看的“太陽”韓劇？
星期六晚，大偉同喬寶寶下班找我喝酒。我們去了Ruby Tuesday。剛吃了些薯條，三人的手機同時響起whatsapp訊號。大蚊在書會群組留言：各位兄弟姐妹，九點California唱K，遲到走寶！
大偉，喬寶寶二話不說，站起身道：「阿志，去不去？」





群組



我們三人準時抵達California。一踏進K房，以為會見到阿芝，阿蘭，阿飛他們。怎知只見八位濃妝艷抹的中年婦人和幾名瘦小，像中學生的男孩。

正中坐著一個皮膚白皙，露肩短裙的美魔女，面上露驚訝的神情，正是平時素顏見人的大蚊。她面部表情好像說：你們三個怎知道我在這裡！？

鬼仔大衛剛在建築地盤當兼職下班，還穿著牛仔褲，白T恤，一對還黏了沙石的淺啡色的皮靴，老實不客氣坐在大蚊右邊，把她身旁的大叔逼開一個位。喬寶寶也已一個箭步逼進大蚊左邊，道：“文太，妳怎知道我們喜歡唱K。可不可以點些甜品糖水？”大蚊哭笑不得道：“自己叫啦。”

我隨便坐在一個婦人旁，也用電腦叫了綠茶。這婦人三十五左右，相信年輕時頗美貌。她對大蚊說：“文太，你收埋三位帥哥那麽久，還不快介紹？“ 說時雙眼望著大衛同寶寶粗壯的手臂，好像發光！

大蚊說：”唉，我都係剛剛認識他們，不太熟。”

喬寶寶扮失落道：”我不依，都去過妳家吃飯，還一起讀書，還耍我！“然後把頭唉向大蚊，伸左臂抱了她肩膊一下。大蚊高聲尖叫，舉手甩開他的手，道：”寶寶！你手板好冷，不要搞我，叫阿媽煲多些老火湯水啊！“

另一婦人對大衛說：”我叫Sheenie, nice to meet you.  你的藍眼晴好可愛。”

大衛伸手撥了Sheenie的長髮一下， 道：“David.  妳的長髮也漂亮喔。”

Sheenie嘩一聲：“文太，我要請大衛吃宵夜！”

我正在喝綠茶，聽了幾乎噴了出來。我望向大蚊，見她跟我打了眼色，好像很不好意思。

我想，大蚊一定是打錯了群組。

這應該是援交派對。

哪我們三人不就是。

“鴨”

天啊。





紅玫瑰白玫瑰



我唱了兩首歌，抬頭見大蚊在打手機。其他人好像已兩，三人一堆。一個師奶在替喬寶寶按摩。Sheenie跟大偉竟然在陶醉地熱吻。
   唉，香港地真現實，一聽到我失業，所有師奶似乎頓失和我交談的興趣。
   而且崇洋，如果我說我做社工或地盆，肯定不會像寶寶他們那樣受「竉愛」。連寶寶也開始加入接吻的行列。
   我邊繼續唱歌，腦海裏浮現小蘭幼嫩手腕上的十字架手鍊。Bonnie是天主教徒，我間中會陪她去崇拜，但從未撞見小蘭。今個星期日忽然想一個人去崇拜，竟和小蘭坐同一行。崇拜後和她一起行去地鐵，發現她除了教日本鼓，還在幼稚園做兼職。我不禁想起Bonnie和她像兩個世界的人。前者像紅玫瑰，在商場跟大鱷交手，精明能幹；而小蘭則是白玫瑰，充滿同理心，對世界充滿好奇。
   唱完歌同大蚊說有事走先。一出門口，見她也拿手袋同衆人講拜拜。





大蚊



銅鑼灣的夜色下，我正向停車塲行去，忽然手臂被強而有力的手扣著。一股花味香水撲鼻而來。原來大蚊追了上來。
我望著她，覺得她很神秘，究竟她是好媽媽文太，感性的書評人，還是援交派對的搞手？是正是邪？
不過，她那四十二寸長腿，確實迷人。Karaoke裏我幾次想偷看，又怕被人發現。攝影會內樣貌甜美的女孩不少，但陳敏芝式長腿確是罕有的男性殺手！
「有順風車搭嗎？」她説。
「回家？」
「不是，尖沙嘴還有事。」
漂亮女生把一切都能說成順路似乎是她們的專利。我開車駛向紅隧。
「大蚊姐，其實妳的工作是什麼？」我帶點諷刺地問。
「我是緣份之神丘比特！」她用台灣少女聲線道。
「那些女士就是你説上海朋友交友網的用戶?」我試探道。
大蚊語調轉低：「其實要説声sorry，我今天打錯群組。本來是打給叧外三位男士。」
「喬寶寶他們好像並不介意。」
「其實他們都是貪玩，我剛收到Sheenie她們的短訊，説兩位帥哥話公司有事走了。女士們失望到喊哂。」
「兩個鬼仔人細鬼大。」
大蚊又正經道：「阿志，我知你們大學生可能看不起我們這種工作，但你可不可以替我保守秘密？我不想阿榮同Lindsey知道他們媽媽做援交網。我自己讀書少，但也不想他們學壞。」
說著，已到尖東。





飯盒



我泊了車在尖沙咀一條橫街，大蚊講拜拜後上了二樓一間Karaoke。
我估計大蚊又是逗留半小時左右，於是開收音機聽音樂。剛剛在播五月天同周杰倫。
過了不久，大蚊從大廈步出來，見我在車內向她揮手，面露驚訝。
她坐進車內，我說：「見十點幾，順路車妳回家。」
「但我還要買宵夜給仔仔。他不吃宵夜睡不著。」
「為什麼不叫他煮公仔麵？」我奇怪道。
「他星期六一定要吃燒鵝瀬。」
「嘩！要不要去深井買？」
「好呀，好奈沒有去過，當遊車河！」她忽然興奮笑道。





時光倒流



大蚊買了燒鵝瀨，兩杯奶茶，同兩條牛脷酥。
我泊了車在深井大飯店外的大樹下。我忽然想起一些東西，於是打開天窗，從車櫃取出雙筒望遠鏡，向夜空觀望了一會。
「我們攝影會有時會去台南拍天文相片，妳看看這個，好酷的。」我把望遠鏡遞給她。
大蚊舉頭看了一會，問道：「什麼都看不見？」
我幫她的望遠鏡略略移位，道：「見不見到紅色的星雲？」
「嗯，有小小紅色。」
「再看清楚？似不似一朶玫瑰花？」
「是啊！好似啊！」大蚊興奮地大叫一聲。
「這是很出名的玫瑰星雲。」
大蚊放下望遠鏡，滿臉笑容。近距離下，我彷彿看見一個十七歲的中學生從她心坎裏跑了出來。
「自從中五畢業結了婚，便沒有看星星了。多數每天埋首苦幹。」
「在繁華都市看到星星，是一種幸福喔。」我道。
「估不到你都很會啉女仔。怎麼還會是處男？」
「又係寶寶亂講？」我怒道。
「不用她説，我十四歲拍拖，憑直覺感覺到你是囉。」
我終於不好意思道：「咁我女友同我也是天主教徒。」
「我都是天主教。」大蚊道。
「開玩笑吧！」
「我不是天主教，我大仔怎入傳統名校？」
「妳不要教壞學生！」我笑道。
「咁其實你係男人，沒有經驗的話將來新婚蜜月怎樣令你女友舒服開心？要不要我介紹一個妹妹仔跟你練習？免佣金怎話？」
「痴線！職業病嗎?」我怒道。
「阿姐見你儍得可愛，先教你。你見寶寶同大衞一個輕吻已征服兩位女士。照我估計，他們至少拍拖十五次以上，接吻經驗應該有一千小時。如果這樣的高手跟你爭女友，你會吃虧。」
一講曹操，我的手機響起，是Bonnie從法國打來。
「Honey baby。」我接缐道。
「阿志，I miss you. 睡了沒有？」





哈囉



「我在深井。」
「那麼晚還未睡？」Bonnie關心道。
「我湊巧遇上朋友，開車幫她買飯盒。」
「我認識的嗎？」
我望一望穿低肩短裙的大蚊，她又在打whatsapp了，道：「就是跟妳說过書會的大蚊姐，請了我替她女兒補習那個。」
「我都想認識她。不如facetime？」
我向大蚊打眼色：「大蚊姐，我女友想facetime講声哈囉。」
我不等她回應，道：「Honey，人地沒有化妝，怕醜，不如我給手機她講兩句？」
我遞手機給大蚊。
大蚊一拿電話:「Bonnie，妳男友好好人，車我買外賣給我仔仔。妳法國那邊好嗎？」
「文太太，哈囉，打個招呼，我這邊工作順利，應該過兩星期會返香港了。」
「好啊，到時有空飲咖啡。」
「好啊。」
收缐後文太突然台灣少女上身，嬌嗔地打了我手臂一下。「話我怕醜！話我豬排！？阿姐咁正！知否當年我是北角三朶金花之一？」
我道：「喂，好啦，再不回去外賣凍哂！」





戶外活動



收到成品書會的短訊，說今個星期五改為書會戶外活動，同一時間在青蓮台15號會合。
真好，我連新書也未買，那可多點時間看。
星期五晚，我和世伯吃過晚飯後，便開車往堅尼地城。
不久，濃霧又四面襲來。
真奇怪，都差不多五月，怎麼還這樣潮濕？
跟著GPS，不久來到青蓮台15號。原來是魯班先師廟。
大霧中，廟外站著一個白衣少女。難道其他人都放飛機？
“小蘭！妳等了好久？”我見白衣少女原來是她。
“阿志！我還以為沒人來。”
我看看廟頂的士女訪友刻圖，古色古香，道：“住了香港三十年，還是第一次來這裡。“
“嗯”小蘭也點頭。
“妳知道堅尼地城以前叫什麼嗎？”
小蘭搖頭。
“垃圾灣。”
“是嗎？”小蘭奇道。
“因爲以前有屠房，焚化爐，義莊，火化場。”
小蘭聽到義莊同火化場，好像有點不自然，向我靠近小許。
又等了十分鐘，仍無人出現。我見小蘭單薄的衣衫，夜風下好像有點冷，於是我脫下運動風衣替她披上。
就這時，濃霧中駛出一輛綠色van，慢慢停在我們面前。Van的顯示板寫著“成品書局”。車頭開車是一個四眼的大叔，大聲道：“喂！快上車。遲道了。”
 





北平嘉道理茶室



綠van在大霧中緩駛了五分鐘，感覺上過了兩個紅綠燈左右，便停了下來。
四眼司機道：「到了。十二點回程。」
我和小蘭下車，見滿地冰雪，不遠處有一個長形招牌寫著：北平嘉道理茶室。
回頭一看，綠van已在霧中消失。
「嘩，成品真是落本，佈置到真是冬天那樣。冷氣開得很大。」我的口氣在低温下化成煙霞。我只穿著短袖T恤，不禁打了一下寒顫。
「不如去茶室看看？」小蘭道。
「好主意。」我踏步向前，腳底一滑，幾乎倒後跌。幸好小蘭雙手扶了我一把。
「妳平衡力不錯！」我道。
「溜冰。」她笑道。
於是我扶著她慢慢走進茶室。
茶室內有一個三十多歲的金髪老外，驟看還以為是大偉。
他道：「Table for two?」
「Yes, please.」小蘭道。
他帶我們坐卡位，旁邊圓枱有一位有鬍子的老人家和一個妙齡少女在喝茶看書。老翁雙目烱烱有神，氣宇不凡。
我一坐下，問小蘭要不要珍珠奶茶。她点一点頭，我便道：「Can we have two hot Taiwanese bubble tea？」
老外侍應不好意思道：「Sorry, we don't have that.  What did you call that, bubble?」
我跟小蘭面面相覷。她再道：「We'll have two Earl Grey with cream instead then. 」
「Good choices.  I'll be right back.」





第一次



茶室裏播著爵士音樂。我們坐下不久，開始有更多人陸續到來。他們都穿著民初的服裝，好像大台的舊劇一般。我心想，書會的臨記真不少！
我望向小蘭，她在專心加奶加糖入茶杯。她今天穿了白色Converse，沒有穿襪，令小腿顯得更纎幼。她戴著膠眼鏡，但遮掩不了白皙的肌膚和高挺的鼻子，左手如常戴著十字手鍊。
「妳好像很喜歡這手鍊。」
小蘭沈默一會，道：「我想是因為舊男友送的第一份禮物吧。」
「妳們是同學？」
「中四認識的。我第一次拍拖，他對我真的好好。有一年暑假還帶我去泰國潛水。」她忽然低頭望著茶杯出神。
我望著她，心想第一個男友相信特別難忘。
「好像很陽光的男孩。」我説。
小蘭打開手機，背景是一個高大的男生，有點像宋承憲。
「上年他去了澳洲讀書，過了不久，他打電話跟我説要冷靜期，之後便沒有找我。」小蘭幽幽道。
我看出她還對男友存有希望和幻想。我想對她說，她男友應該已日日同金髮鬼妹風流快活，早把她拋諸腦後，快些找新男友吧。但話到嘴邊卻說不出。





老信



邊喝茶邊聊天，講講下講到羅蜜歐一書。
小蘭說她最喜歡這類愛情小說，好似新不了情，你的名字，太陽的後裔...
“你的名字我試過一晚看了兩次！”小蘭興奮地道。
“我女友都很喜歡太陽的後裔。我都陪她看了幾次。我自己就最喜歡活地亞倫的大家說我愛你。”
旁邊跟那高大老翁一同看書的美少女望望我們，道：“不好意思，聽見你們談小說。我跟老先生也在談書，你們有興趣加入嗎？”
我們於是搬過他們的枱。他們說普通話，但聽得懂廣東話，於是我們四人雙語。
我普通話麻麻，老先生好像叫老信。美少女好像叫小紅，對老先生很尊敬。
老先生正在寫一篇社會小說，說是反映華人社會的弊病。我說很久以前有人寫過一本叫阿Q正傳的書，正也是講這題目。
老信先生搖頭道：“我最不喜歡中文小說又中又英，不倫不類。”
小紅卻說：“老師，現在歐洲小說也流行這個，比方，溫疫裡的K。“
"還有外星突攻的阿J!"我說。
老信和小紅都搖頭說沒有看過。
不久已經午夜，我提小蘭說回程小巴快到。小蘭跟小紅好像很投契，說她等下一班車，叫我先走。
於是我一個人乗小巴從大霧中回到魯班先師廟。用時仍是三分鐘，我直覺覺得書會的“廠景”應該在堅尼地城。
回到家到Bonnie房間替她淋花。Brandy同Nicole還沒有回家。坐在她床上看看Bonnie枱上的照片，不知不覺倒頭睡了。
我沒有留意枱上的時鐘還是十點。





累



睡夢裡有一對白色的Converse。然後有聲音道：我乘下班車。一個少女的背影交了一件運動外套給我。
我忽然在幽暗中醒來，躺在床上不知身在何方。一陣既熟悉又陌生的生果香氣圍繞著我。
我在床上坐起來，Bonnie梳妝鏡𥚃的我頭髮凌亂，仍穿著運動服。剛才借了外套給小蘭一晚，衣服殘留了她的香水味。
好像有一齣電影講過，如果遇上前生的情人，可能認不到她的樣貌，聲音，但獨特的體香會喚醒你沉睡的記憶。
我突然後悔沒有等小蘭，自己走先。這樣晚，天氣又涼。
「依依，依依。」忽然留意到靜夜中隔壁房間傳來牀塾的震盪聲。然後有輕微的女聲：呀，呀。
我認得是Brandy的聲音。我把耳朵貼在牆上，女聲來得更響：呀。

我深感奇怪，Brandy應該沒有男友。但此時此刻，還是走為上著。
我黑暗中摸到門口，見門邊有一對男裝咖啡色皮靴，好面善。
鬼仔大偉！
我輕輕關門前再傳來：“依依”
死鬼仔，連我女友個妹都追埋！





城褰



打開門回家，黑暗中見世伯坐在沙發上看電視，屁股下墊著一個膠水泡。沙發旁放著兩枝枴杖。
「洗衫佬哽不是好人！」世伯道。
原來在看重播的城褰英雄。
我坐下，道：「大台的劇太誇張，鐵布衫不如話係未來戰士！？」
「你地細路仔未去過城褰，唔好亂講。對了，最近你好夜返，幫Bonnie淋花未？」
「都係書會的活動。剛淋了。」
「Brandy她們睡了沒有？」
「睡了。」我不想刺激他老人家，亦不想大偉有「生命危險」，唯有撒了一個美麗的謊言。
不久，節目播完。我見世伯頻打亥欠，於是扶他返房。他最近雙腳活動能力差了，逢週二，四我都會陪他去做物理治療。
回到自己沒有窗口的房，已沒有睡意。我用手機發了短訊給小蘭：妳回家未？
過了五分鐘。
沒有回覆。





屋企



天未光，我爬起身煮早餐（印傭今天放假）。煮了麥皮雞蛋給世伯。醫生説他現在最好每天吃麥皮，不然會便秘。兩位大小姐曾愈來愈洋化，我煎了腸仔，雙蛋，多士，同切了蜜瓜。Brandy同Nic近來常玩我，叫我「姊夫」，但又「抽水」摸我頭髮。「早餐好正啊，姊夫。」
「你的麥皮好夠火喉！有我後生的水平！」世伯道。
我知小蘭十一点教日本鼓，我於是開車去了社區中心撞她。
哪知她今天竟然沒有上班，由另一位導師代課。社區中心的秘書說他們打電話找她也找不到。很奇怪。
我開始後悔昨晚自己先走。
三点半同細蚊補習。她哥哥看電視太大聲，於是我們入她房做功課。
細蚊頗心散，有時做十分鐘功課，又會趴上床打whatsapp。
她牆上掛了很多歌星的海報，有周杰倫，BoA，楊承琳等等。似乎她很喜歡音樂。
功課差不多教完，忽然大蚊文太探頭進來，問：「阿志，煮咗你飯，食埋先走？」

飯桌上放了咕嚕肉，蒸豆腐，淮山杞子嚮螺湯。大榮已大口大口地喝湯。
細蚊奇道：「兩個月沒有吃過屋企飯喔！媽，今天什麼大日子？」
大蚊笑道：「多謝阿志同你補習啊，阿女第一次數學測驗拿A！」她夾了咕嚕肉給我。
我咬了一口，道：「好似餐廳咁！哪裡學的？」
「鍾意食多些。」大蚊又舀了一碗湯給我。
「昨天為什麼書會不見妳？」我好奇問。
「不是取消了嗎？大偉他們還whatsapp了一整晚，討論羅蜜歐朱麗葉。点解唔見你同小蘭posting？」
「吓！」我整個人呆了一呆。
小蘭。


